
! ! ! !想当年，我家住在淮海路的边上，上
班又是在重庆路口的原卢湾区政府，所
以同淮海路日日相处息息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遍淮海路。!"#$年 %&月，上海第一家
专业美容店———“露美”在淮海中路诞
生，一时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新闻。
幽雅的锦江宾馆小礼堂里，上海市

副市长赶来道喜，当时的市妇联主任热
情洋溢地说：中国妇女被人称为“黄脸
婆”的日子过去了，中国妇女也需要美
容。消息不胫而走，接连几个月，“露美”
门口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便有人来排队等
候美容，甚至一些来上海旅游的新婚佳
丽也慕名而来。
那些年，我正在卢湾区政府新闻科

工作，所以对此格外关注。记得 %"'(年
新年伊始，我来到淮海路的“露美”，美容
师告诉我，人们的美容消费观念更新了，
美容对象广为扩展。前些年，闹市街头若
有涂脂抹粉的，行人往往会投来惊讶的
目光，甚至会被人曲解为“不正宗”，美容
几乎成了丑事，以致一些新娘做了
美容，出店门时，往往要用伞、围巾
遮盖住脸部才敢上街。现在，新娘几
乎必做美容，新郎也时兴做，连参加
舞会或赴宴的也来做，否则感到出
门太“寒酸相”。难怪，美容生意越来
越好，仅卢湾区三家美容美发厅统
计，%"')年的美容者比上年增加一
半至一倍。

我驻足“露美”，只见等候做美
容的人排成长队。听人说，名店生意
更为兴隆，此话果然如此，“露美”作
为名店*尽管价格略比一般店高，可
常常是“人满为患”。笔者向几位斜

靠在美客椅上的新娘了解：“您为什么要
上露美来？”满面春风的姑娘莞尔：“人生
婚姻大事，难得做新娘美容，不妨到名店
来。”
“为青年朋友添美”，这是“露美”的心

愿。一天，一位秀气的新娘坐在美容椅
上，对着镜子左右端看，显得忐忑不安，
美容师看看新娘额头上的一个疤印，心
里明白了三分，“别犯愁，我为您烫发时，
将头发朝左甩，这样可遮盖额头上的不
足。”“太好了，谢谢！”新娘喜形于色，临
走，照着镜子，看看经美容师化妆后的新
容，连连称赞：“妙！妙！”其实，类似为青
年朋友解忧添美的事天天都有。例如，有
的人眼皮（即眼睑）“一单一双”，他们就
用眼线笔在上下眼睑、眼角、眼眉等处轻
轻划深，使之层次分明，轮廓扩大，充满魅
力。有的姑娘系“三角眉”，上喜宴这般“武
腔”不行，修正眉形，再用眉笔画成柳条
眉，顿时眉清目秀。

那时的“露美”，一枝独秀，名扬上
海。连奥地利、

南斯拉

夫、联邦德国、法国的新闻记者也纷纷前
来采访，竞相把“露美”介绍到海外。那些
触角灵敏的外国记者，从这里探视出中
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露美”成为淮海路上新生事物，正是

有这些“第一”的支撑，正是有这些历史和
文化的积淀，才成为上海人引以为豪的
“淮海路”。当年，我曾经为淮海路策划过
一句广告语：高雅淮海路，荟萃名特优。曾
被区有关部门采纳，并流行了一阵。

淮海路有东、中、西三段之分，那时
尤以卢湾区淮海中路最为热闹繁华，共
有商业铺面 +),多家，其中 -,多家是
高、专、特商店，经营名、特、优商品，是本
市和外地客户来沪选购商品的必到之
地。这一条街上吃、穿、用，应有尽有。难
怪，这里平均每天客流量达到 (,余万人
次……
淮海路几十年中在不断变化，曾经

东段新商场、新写字楼纷纷进驻，特色商
店慢慢老化隐退……近年来，再逛淮海
路，看到不仅高级商场又多了几处，还看
到如“老大昌”“哈尔滨”“老人和”等老店
新开，淮海路真正的味道已经复苏！

! ! ! !我喜欢旅游，退休后，有了更多时间
可以出去玩了。但是跟旅行社出游常碰
到形形色色的麻烦，总让人郁闷，不由
想：要是能有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一起
去玩，该多好呢？可惜生活圈子所限，一
直没有什么机会。
去年 "月，我看到了晚报星期天夜

光杯“百姓纪事”上李南祥先生的文章，
写自己跟团自助游广西的经历。文章写
得很生动，让我一下子觉得找到了知音，
也萌发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我刚好认
识一位新民晚报的通讯员，便通过他找

到了责任编辑。编辑给了我李先生的电
话，又告诉我，李先生正在台湾旅游，建
议过一段时间再与他联系。
与李先生联系上后，他很爽快地约

我去碰头。到了那里，才知道，自从李先
生在新民晚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有许
多的读者打电话、发邮件、写信，通过编
辑找到他，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常用
来聚会的那个活动室，由原先的三张桌
子，规模扩了一倍还不止呢。

我与李先生成了好朋友。%%月底，
我们俩参加了“快乐大巴”组织的浙西大

峡谷五日游。这次活动包了一部金龙大
巴，满满当当坐了 .(个人，其中有好几个
都是通过晚报而结识的“驴友”。我们不仅
去了大明山、四明山等知名景点，还去了
天目山畔的指南村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
好地方，算得上是一次难忘的深度游。呼
吸着新鲜的空气，饱览着葱郁的美景，与
新朋友聊天、合影、游玩，真是开心！
其实，李先生最初也是因为在“夜光

杯”上读到另一位作者王宗元先生的文
章，通过晚报找到作者，从而加入老年旅
游俱乐部，交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要感谢晚报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平
台，让作者、读者，由陌生的纸上“神交”，
成为亲密的朋友。套用现在流行的“线
上”“线下”的说法，我们这是“纸上朋友
纸下见，老年生活加倍甜”！

! ! ! ! $月 %'日清晨 (时，历史学家、担任过我多部纪录片历
史顾问的沈渭滨先生仙逝了！闻之涕下，哀恸之情久久难以
平复。
初识沈先生是在 +,,'年的早春。当时我为我的一部纪录

片登门拜访沈先生，邀其担任节目嘉宾。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
时的情景，他身穿时髦的铁红色棒针衫，点燃一支烟，坐在沙
发上耐心听我讲完纪录片的大致内容，最后，他拒绝了我的邀
请，理由是纪录片的内容并非他研究的范围。他还言之凿凿
称，不是他研究的东西，他怎可在电视上乱讲？当时他给我的
印象是，一个顾及声名的倔老头！好在我头脑活络，抓住他的
话说，您不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吗？袁世凯主谋刺杀宋教仁算
不算辛亥革命？这下沈先生无话可说了。但他反应极快，又指
出《刺客列传》片名不好，为刺杀革命志士的刺客树碑立传，他
不干！我当即答应，修改片名。或许是被我的执着打动，沈先生
没有再推辞，最终答应担任《刺杀宋教仁》那集的嘉宾。后来才
知，他很低调，不太愿上电视，只是念我做纪录片不易，不忍生
硬拒绝，所以才表现出这般“难搞”。

这部纪录片后来改名为《刺客令》，播出后不仅获得很好
的收视率，还在全国拿了奖。我不得不说，因沈先生缘故而更
改的片名，确实比原来更中性，也更贴切。沈先生想得周全！
从此，我与沈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待我如师、如父，几乎所

有我的纪录片他都帮着出谋划策。+,%%年，我做纪念辛亥革
命一百周年特别纪录片《大辛亥》，沈先生更是不辞辛劳，五万
多字的脚本，从初稿到最后定稿，每一稿他都反复审阅，逐字
修订。《大辛亥》播出后，赢得了好口碑。沈先生功不可没！

沈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每次见面，他总是精神奕奕，
从未显露一丝病容。+,%.年春，我请沈先生来录纪录片《科
举》，他身穿笔挺的粗呢西服，拄一根酸枝木斯蒂克，风度翩翩
地来到摄影棚。同事们见了他，都夸沈老师好有范儿！先生笑
道，哪有什么范儿？多年糖尿病落下的足疾，不得不依赖拐杖。
同事们都知道沈先生爱惜自己的形象，在大家心目中，他就是
一位很有范儿的老头！
沈先生经常叮咛我，纪录片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站得住、

留得下的好片。这些年，他对我的期许和要求，已经成为我做
纪录片的一种态度。沈先生提议我不定期举办一些沙龙活动，
邀请史学界的一些大家来喝喝茶、扯扯淡，激发创作灵感。
+,%$年 )月 %(日，伴随着栀子花香和普洱茶的馥郁，“拾珠
沙龙”迎来了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专家。他们口吐珠玑，谈笑
风生，而我和伙伴们则忙着拾珠。那天，沈先生还情真意切地
对大家说，他老了，已无所求，只希望能帮助我和我的团队做
几部好纪录片，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多帮忙！现在回想起来，先
生当时的话似别有深意，仿佛冥冥中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每次
想起，总让我唏嘘不已。
如今，沈先生已乘风归去，翙翙其羽。虽然临行前白发稀

疏，形销骨立，但他魂魄的羽毛仍然齐整光亮，一如与他等身
的熠熠生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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